
芦花秋雪
又是一年暮秋，白茫茫的芦花开成了片。踱

步在夕阳里，眺望那芦花摇曳一缕缕金色夕晖，
顷刻间,所有的芜杂繁琐都渐渐地远去，满眼尽
是这舞秋的芦花，思绪也随着芦花飘远……

年幼时便喜爱芦花。幼时体会不到芦花
的种种况味，也不懂得欣赏这种苍茫辽远的美
丽景致，喜爱芦苇只是因为觉得飞絮可爱，可以
像吹肥皂泡泡一样把它吹得到处飘荡；芦花开
时青黄色的芦苇杆子尚有很好的柔韧性，邻家
手巧的伯伯会用芦苇杆编成各种小动物，小马、
小鸡、小青蛙……每样都是栩栩如生。这些善
良淳朴的老人和乡村随处可见的芦苇，滋养了我
们那一代乡下孩子物质贫乏的童年。

后来在江城武汉上大学。“春去苇叶青，秋来
芦花白”，每当秋至，长江畔江滩的那一片纤纤芦
苇，像一群自由、脱俗的精灵，给喧嚣的江城增添
了一份世外桃源般的温柔和清逸。芦花飘扬的
季节，飞鸟划过天边，秋水共长天一色，芦苇纤腰

轻摇，舞落一地如雪般飘逸的花絮，清淡又热烈，
孤高却美丽……徜徉在芦花海中，学中文的我渐
渐开始体味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的曼妙，读懂“迎风冷颜对闲愁，眉挑
云霞韵半勾。岁月封尘千钧梦，潇潇仟影伴归
鸥”的清高，领略到“遍地叶落送晚秋，芦花一夜
成白头“的苍凉……这芦花，像一支飘过岁月风
云越过历史尘埃的古老歌谣，从诗经楚辞、唐诗
宋词里款款走来，开在这江畔水湄。

再后来恋爱了，依旧是经常去江滩看芦
花。芦荻萧萧秋瑟瑟，在芦花丛中和恋人留下
过“君当做磐石，妾当若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
无转移”的甜蜜许诺；还记得当年和心爱的人天
涯相隔的时候，借用来倾诉相思的冯至的《遥
遥》：“你那里的芦花白了/我这里的芦花也白
了/我凝神将芦花细数/像是一里一程地走近
了你/我数尽了无数棵/却终于是怅怅地——/
千里外，真是遥遥啊！”在年轻的满载着爱的心

里，芦花都沾染上浪漫和纯洁的光辉。
周末回乡下看外婆。她一个人独居在乡

下，守着空荡的屋子和姥爷的灵位生活。我极
力企图说服外婆进城，可她只是沉默着不说
话，眼神安然沉静。临走外婆送我上车，车开
了，秋日余晖中外婆向我挥手，风撩乱她两鬓
的斑斑白发，风景倒退中路畔成片的苍苍芦苇
构成了外婆的巨幅背景图。瞬间，我的眼泪夺
眶而出，似乎忽然读懂了外婆的眼神和选择。
到人生暮年，能够安静专注地生活在她独有的
温暖爱意和微凉淡泊之中，外婆是幸福的。

季节转换间，每当秋来芦花都周而复始自
然盛开，在路畔、在山间、在水湄，清雅飘逸，洁白
轻盈。而我们也如随风飞扬的芦花，尽管在经历
着慢慢成长和渐渐老去，却始终以最美的身姿
纷飞在尘世间，体味着多姿多彩的人事世态，寻
找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淡然的生命里绽放
出自己的美丽。 （作者单位：咸安区国税局）

汪蓉

母亲走时，父亲五十三岁。父亲是一个自信
自矜的人，平生最爱热闹，母亲一走，他又不愿意
和儿女们同住，突然降临的孤单让他显得苍惶。

一年多后，便有热心人给父亲介绍“老来
伴”。父亲大约觉得我是女生，会念及母亲可能
会反对他“续弦”，便让兄弟们给远在他乡的我
打电话，希望我成全之意。咳！父兄们其实是
多虑了：母亲走了一年多，那一向在她面前“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父亲该是多么无助！父亲
又是那样一个爱玩爱热闹的人，如今日日单茶独
饭，夜夜形影相吊，该是怎样地落寞呀！再说，毕
竟渐入老境，身体也比不得青春壮健时，身边没
一个人照料，恰恰是我这做女儿最放心不下之
处。心里也希望有那么一个合得来的人，愿意伴
父亲暮年，和和气气地过他们的老来岁月。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与阿姨晨昏相伴、
冷暖相顾。等我回到父亲身边时，他真成了年
近古稀的“老父亲”了！但他身体依然健朗，性
情依然开朗自信，还坚持做一些手工活自给。
看到父亲这样，我打心眼里感激阿姨！

如今在同一座城生活，我隔三差五便要买
点吃的去看父亲。每次到他和阿姨的住处，总
能见到两位老人和和睦睦的场景：要么是两人
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是阿姨做饭，父亲
帮着摆碗筷；要么是父亲在手工棚里做一点电
焊活儿，阿姨就在身边打下手……倘若姊妹兄
弟们聚在了一起，就请父亲和阿姨到餐馆吃顿
饭，那时，两位老人就会牵着手慢慢地走在后
面，挽着胳膊小心翼翼地走过斑马线……

一次父亲身染微恙，刚好阿姨回老家帮自
己快要结婚的儿子盖房子，我便每天早晨做了
早饭提去陪父亲，直到医生为他输完液，我才匆
匆忙忙赶回家为上高中的女儿做午饭。父亲怕
我辛苦，便有点埋怨阿姨不回家照顾他之意。我
知道阿姨是因为事情做在坎上，她丢不开手，便
安慰父亲，希望他能体谅阿姨。父亲不说什么，
但他的失落却是写在脸上的。几天后一个小雨
霏霏的早晨，我如常提着早餐去陪父亲，却见阿
姨已经在家里，父亲很开心地告诉我他已经吃了
阿姨做的“面糊糊”。原来阿姨趁盖屋顶的材料

未到位的一天空隙起早搭车赶回来看望父亲，第
二天又起早赶回老家。当时，我看到两位老人安
静地坐在沙发上，父亲一只手插着针头，一只手
被阿姨轻轻地握在掌心里……那幅画面使我眼
眶发热。阿姨虽然只匆忙回来一下，但父亲后来
几天的心情开朗了很多，胃口也渐渐好起来。

我们兄妹姐弟从懂事起就立意要孝敬父
母，几十年来倒也能顺着父母的心意做事。如
今老父年迈，我们惟恐孝顺不及，更是百般用情
着意。但我发现，做儿女的情感再浓再密，也无
法填补阿姨那份殷勤备至的呵护；做儿女的再
能承欢膝前，也难替代阿姨那种只有同龄人才
能相互理解的交流；做儿女所给予的物质再丰
富，也比不上阿姨一日三餐可口的饭菜……

因为阿姨的陪伴和照顾，父亲的暮年才过
得健朗而有生气；我也希望因为有父亲的陪伴，
阿姨的晚年生活充满情意。

母亲命舛，无福与父亲白头偕老，但我相信善
良的母亲看到父亲如今这样有着有落地安享晚
年，她一定也是安心的。（作者地址：温泉马柏大道）

程乃平继母

行行走走南南国国

蜗牛吻石
在这片楠竹与杂木隐居的地盘,太阳吝啬地把

碎光照在人身上，形形色色的人只穿一种迷彩服。
深山老林,潮湿的气候,把永不褪色的画,慷慨

地绘在一块块巨石上。画家都是要紧不慢的家伙，
不急着画尽人间美景。

斑斑点点的苔藓,缝隙里挺出的小小嫩绿,纵横
交错的沟壑,生动着石头的纹理,等待一只敢攀高峰
的蜗牛深情地解读。

这只不解风情的蜗牛,注定会漫不经心在险处
欣赏风景,一路检阅岁月的沧桑与沉静。

一线天
不想束缚人的天性,也不想收起你的想象。我

只是让你在日渐狂野奔走的当下,偶尔变得小心翼
翼些。学会低头,看稳脚下每一步。

你要想到,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根藤,一个树丫,
也有值得依靠的时候。而且,越是关键时刻,帮助你
度过难关,到达坦途的不是什么权势与金钱,只是身

边一些十分不起眼的什物。
永远不要小瞧那些貌似平庸丑陋的东西。

石树
这些树生在石头上，当地人叫它“石磊皮”、“石

硬”。用不着寻它的学名，只要知道它外表光滑如
石，肉质坚硬如石，长在石头上，就行！

有些树干脆一口衔住巨石，再也不曾松口，一直到
把营养传递给天空，长成了一个个石盆景，也不松。

坚硬之下是温柔的湿与松软。石是树的根，树
是石的头颅，互为一体，通天入地，早已把天地精髓
领略够。再大的风也刮不离，再大的旱也不枯竭，再
大的诱惑也无法改变生死相依。

我搞不清那些怪异的石头，因何聚在树下，拥于
树周。或若猪八戒、乌龟、虾米、鹰兔，都是树凋出来之
物，等待你来演绎与描绘故事。

在树荫下，你可寻着嫦娥飞天脚印，抗日将领完
婚石屋，老僧坐禅的石丛，小鸟梄唱的洞穴，虎居龙蟠
的空阔，惟独寻不到自己。（作者单位：通山县委党校）

北海，甚是想你
宋金光

踏上北海的土地，似有一种酥软的
感觉，海浪浸润的风景，内心涌动起红红
的脉动，让人陡生久久的想念。

进入北海，还是夕阳西下，彤红的太
阳把海面染成无限的红毯，退潮的海岸，
停泊着上千艘渔船，画家般的手笔把渔船
点缀在红色的海洋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以船为家的疍民烙印在北海绝妙画图
上。我想，以海为家，心胸该是何等的浩
渺，何等的洒脱。

北海之美，美在大海、绿树、阳光、沙
滩。北海是广西南部海滨的一座美丽的
花园城市，道路宽阔笔直，绿树成荫，碧蓝
的大海，明媚的阳光，沙白水净的海滩，中
西合璧、华洋并存的市区建筑，环境优美
的住宅小区，别具风格的绿化广场，大自
然优厚的馈赠为这里勾画了一幅美丽的
画卷。城市居民淳朴友好，珠乡文化、客
家文化、疍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化
风貌。北海海洋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怡人，
负氧离子含量高，堪称中国最大的城市氧
吧，享有“中国最适宜居住城市”美称。

一抹红霞，照红了珠海路骑楼老街，
老街形成于1927年前后，其起源可追溯
到19世纪中叶，由于受英、法、德等国在北
海建造的领事馆等西方卷柱式建筑的影
响，临街两边墙面的窗顶多为卷拱结构，墙
面已显斑驳，似有一层绿绿的青苔，足见骑
楼已有一些年月了。门店堆满了珍珠项
链、海螺工艺品以及北海的特产，店主和街
上的行人笼罩在暮色溶成似幻似真的朦
胧景色中，使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
便是北海的首游。

北海与内地的温差热度，使我们在
南国的清晨，在深秋的季节里，可以穿着
短袖衬衫，放松、轻爽的心情溢满一脸。
旅游大巴停靠涠洲岛码头，眼见人山人
海，犹如岸边停泊的大小渔船，都是出海
去追逐涠洲岛的热浪。上午8时许，我们
乘坐豪华游轮，航程1小时有余，登上涠洲
岛。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香蕉林，大大的
扇状叶面，庇护着成簇的香蕉免受风雨飘
摇，不时有几只鸟雀在蕉叶铺成的树荫下
嬉戏，悠闲自在的享受这迷人的光影。

涠洲岛，是我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
岛。岛上气候宜人，资源丰富，风光秀丽，
景色迷人，四季如春，富含负氧离子的空
气清新宜人，故素有“大蓬莱仙岛”之称。
火山喷发堆积和珊瑚沉积而成的礁石，显
红褐色，奇形怪状，鬼斧神工。火山口已
张开大嘴，海水在浅潭里回旋作响，该不
是火山是应和着大海的波澜而发出的呐
喊吧，这是钟子期与俞伯牙的知音对唱。
我俯下身，匍匐在海水浪拍的礁石上，聆
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铿锵之音。

我知道，不只是我对涠洲岛怀着朝
暮相思的情怀，四百多年前，明代著名戏
剧家汤显祖倾慕涠洲岛，并写下了热情似
火的诗言。站在汤翁台边，看着汤翁半依
半卧，手捧诗书的雕像，肃然起敬，似乎听
到汤翁面向大海朗诵诗歌的豪放之声。
与古代文化名人相会于此，需要穿越四百
多年的时空，该是多么的浪漫传情。

其实，北海还有许多天下第一。北
海银滩享有“天下第一滩”的美誉，东西绵
延24公里，以“滩长平、沙细白、水温净、
浪柔软、无急流、无鲨鱼、无污染”的特点称
奇于世。我们迫不及待地光着脚丫，漫步
柔软细白的沙滩，任海水轻拍着脚腿，任
海风吹拂无忧无虑的思绪，怀揣无邪的童
稚，捡拾珠贝，用手中的流沙绘出自己最
爱的涂鸦，寻找童年逐水欢乐的时光。累
了，干脆仰躺在沙滩上，享受大自然的馈
赠——日光浴。

回来的道路两旁，亭亭玉立着榕树、
扁桃、椰树，还有开得正艳的三角梅，她像
一位处子，笑开着粉红、蛋黄、紫色的鲜
花，任游人欣赏。

北海，许多次进入我的脑际，归来甚
是想你。 （作者单位：崇阳县农办）

黄山秋色 何珊琳

西岭陈石林组歌 孔帆升

时值深秋，应正是红枫满山、黄叶飘零之
际，然久居城中，极目之处，除了高楼水泥外，便
是四处种植的常青观赏树木，一年四季的绿虽
有深浅之分，却不易辨别季节更迭在它们身上
的变化，一如处于温室之中，久而久之就不再敏
感色泽与季节的关系了。

近日，有短暂的机会欣赏到黄山的秋色，十
分震憾。车子驶入黄山境内，群山一改我们丘陵
地带矮小浑圆的形状，变得险峻起来，即使不是
悬崖峭壁，也十分陡峭，那些不高的山一座连着
一座，个性十分鲜明。矮小的灌木丛与高大的乔
木林参差交错，更多地保持着原生态模样，让人
惊讶的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树叶，层次分明却又浑
然一体，黄的晶莹，绿的翠爽，红的通亮，同一棵
树上的叶子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同一片树叶上下

的颜色也有不同。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能明
显感觉到每片树叶的脉动，在阳光的照射下，片
片叶儿翩跹飞舞，不论是翻飞飘向大地的怀抱，
还是依然风情摇曳在树枝，都那么纯净和干脆。

这是睛好的秋日，温度怡人。摇下车窗，黄
山的风就那么恣意地吹进了车里，让人浑身舒
爽，每个毛孔都贪婪地张开大口呼吸。黄山的古
樟树很多，车子驶过时，某个山头或洼地突然就会
现出一棵很大的樟树，香味随风早就被鼻子捕捉，
再寻到它们高大的身影时，分外欣喜，眼睛想闭是
闭不上的，只好眯缝着，丰富多彩的颜色和各种树
木不同的味道让眼睛和鼻子都忙不过来了。

黄山的菊特别多，不是大朵观赏的园林菊，
全是那些小朵的贡菊。正逢菊花绽放的时节，
山脚全是成片的菊花，黄白相间，蔚为壮观。古

时就有贡菊之乡的黄山，如今依然继承着上千
年的传统，这些菊花经过高山云雾的润泽，受过
季节更替的考验，饱吸了温度与阳光的营养，成
为祛湿下火、润肺止咳的良方，黄山也因了这贡
菊的清香愈发显出神韵。

随山势蜿蜒的公路有如飘飞的水袖，柔软
至极，无法想像某个弯处突现不同的风景。有
养蜂人就在那路的拐弯平坦处搭起了帐篷，蜂
箱一摞摞整齐地摆在地上，一些采好的蜂蜜放
置旁边，简陋的纸板上写着“正宗野蜂蜜”，让人
远远便闻到了逸散的蜜香。

车渐渐驶离黄山，把那山、那树、那花、那叶
都留在了身后，一山的秋也渐行渐远了。

离开黄山时，正是立冬这一天。
（作者单位：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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